
出土文献与先秦自然宇宙观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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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由于出土简帛提供了重要的相关文献，因此结合传世文献重新认识古

代中国的自然宇宙观的起源和基本形态不仅变得可能，而且迫切需要。古代中国的

自然宇宙观在早期道家思想中就诞生了。作为宇宙生成论，它既描述了宇宙的原初

状态，也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宇宙生成模式；它对万物本性及其多样性的解释，是在

“道”与 “物”、“朴”与 “器”、 “一”与 “多”、 “道”与 “德”等关系中展开的，

“道”与 “德”的关系只是其中之一；它以道 “无为”和万物 “自然”这一思维架

构来说明宇宙和万物 的 良 好 秩 序，可 以 从 “道”的 “弱 作 用 力”和 万 物 的 “自 然

性”这一侧面加以重新把握；它以宇宙秩序来建立人间秩序的圣人 “无为”和百姓

“自然”观念，由于引入了 “一”、“法律”、“人情”等观念而导出了一种成熟的政

治哲学。凡此种种，不仅充分说明了中国自然宇宙观的兴起，而且也表明它还是一

套有着内在系统理路的自然宇宙观及人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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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从 “三代”大传统到东周新世界观的突破中，有两个思想范式的转变具有革

命性，① 一个是从 “三代”宗教到儒家的人文理性的兴起；另一个是从 “三代”宗

教到道家的自然理性的兴起。② 不同于古希腊的 “哲学突破”先 是 从 “自 然 哲 学”

·７６·

①

②

　本文是２０１１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出土简帛文献与古代中国哲学新发现综合研

究”（批准号：１１＆ＺＤ０８６）的阶段性成果。
这种巨大转变是伴随着西周天下体系的解体，以及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生活的巨大变

化而发生的。
广义上的道 家 自 然 理 性 包 括 两 个 重 要 维 度：一 是 排 除 超 自 然 的 力 量 和 原 因，纯 粹 用

“自然”解释宇宙和世界；二是反对人为性，以自然为尺度和标准向自然复归，这主要

以庄子为代表。此外，“自然的宇宙观”主要是在第一种维度上建立起来的。笔者在文

中使用的 “自然哲学”也是广义的，它 包 括 对 自 然 的 形 而 上 学 解 释，以 及 对 自 然 的 本

质及其存在的认识。



开始，① 然后再转到人类的自我意识上，中国的这两种突破几乎是同时发生并且是

在思想的多元竞争中展开的。对儒家人文理性的兴起作为一种哲学突破的开端，我

们没有大的疑问，② 但对于道家自然理性这一革命性转变的开端，则疑问重重。这

主要是由于道家早期文献不足且又被过度怀疑引起的。如海内外一些学者把 《老子》

这部书看成是 《庄子》之后甚至是秦汉时期的产物，认为中国古代的自然宇宙观和

宇宙生成论出现较晚，③ 甚至它的典型形态到了汉代的 《淮南子》才出现。④ 事实

究竟如何，单靠传世文献已很难突破。相对于新方法带来的认识上的变化，在史学

研究领域中，新史料往往更具有优先意义。利用郭店简本 《老子》和 《太一生水》、

上博简 《恒先》和 《凡物流形》、帛书 《黄帝四经》等抄本和佚文，结合传世的早期

文献，本文试图对先秦自然宇宙观的诞生和兴起进行新的探讨，特别是试图把这一

自然宇宙观的基本形态和整体面貌呈现出来。

一、出土简帛文献的年代与自然宇宙观

在新出土的简帛文献中，有一部分明显与自然宇宙观和宇宙生成论有关，它们

主要是帛书 《黄帝四经·道原》、郭店简本 《老子》、《太一生水》、上博简 《恒先》、
《凡物流形》和 《三德》等。一般认为这些新文献都属于道家，这就意味着其中的自

然宇宙观也为道家所拥有，它是由道家所代表的中国的自然宇宙观。如果这些新文

献都可认定为东周时期的产物，那么说中国的自然宇宙观起源和兴起于这一时期，

至于说这是中国的自然哲学时期也就顺理成章了。

问题的关键仍然是如何定位 《老子》一书的年代，以及是否能把老子作为中国

的自然宇宙观的开创者。郭店简本 《老子》的发现为此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契机。有

关郭店简本 《老子》的年代，我们已有不少研究，笔者只提出一个简明的论证。借

助于考古学界的研究成果，以出土郭店简本的墓葬年代即公元前３００年左右 （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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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 “轴心时代”和 “哲学突破”的问题，参见雅斯贝斯： 《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魏

楚雄、俞新天译，北京：华夏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７—２９页；许倬云：《中国古代社会

史论———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流动》，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１６８—

２１３页；余敦康：《中国宗教与中国文化 （卷二）：宗教·哲学·伦理》，北京：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８８—２４４页；等等。
郭店有关儒家文献的发现，也为孔子后学及 《礼记》材料的可靠性提供了新证据。
参见池田知久：《道家思想的新研究———以 〈庄子〉为中心》 （下），王启发、曹峰译，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３３６—３３８页。
例如在西方汉学界影响很大的葛瑞汉 （Ａ．Ｃ．Ｇｒａｈａｍ）就坚持认为，中国的宇宙观和宇

宙生成论直到很晚才出现，汉 代 《淮 南 子》的 《天 文 训》有 了 “中 国 早 期 文 献 中 最 发

达的宇宙生成论 （ｃｏｓｍｏｇｏｎｙ）”。葛瑞汉：《论道者：中国古代哲学论辩》，张海晏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３８０、３７１—３７２页。



中期稍晚）为出发点，我们可以作出两个判断，一是郭店简本年代的下限不会晚于

墓葬的年代；二是按照常识和情理，简本的实际年代要早于墓葬。由于郭店简本实

际上是一种抄本，原本的出现与开始传抄仍有一定的时间间隔，因此，我们就更有

把握将 《老子》一书的年代定位在春秋晚期。郭沂曾试图认定郭店简本 《老子》就

是 《老子》一书的原本，① 但丙组与甲组的重复章 （传世本属于第６４章）无可争议

地否定了这一判断。重复章在文字上有明显的出入，两者显然有不同的来源。这表

明郭店简本 《老子》是迄今发现的较早的一种 《老子》抄本，也说明了 《老子》在

当时已有不同的抄本流传。

只是，郭店简本 《老子》只有１６００多字，它是帛书本、北大汉简本或传世本的

三分之一多一点。对这一现象我们尝试了不同的解释，但一个主要倾向是将它看成

《老子》全本的一部分，认为不能把其他部分都看成是后世附益上的，更不能说是另

有作者。一个重要的证据是，叔向引用 《老子》中的话在郭店简本中是没有的。据

刘向 《说苑·敬慎》篇记载，韩平子曾向叔向请教 “刚与柔孰坚”的问题，叔向回

答时曾以 “老聃有言曰”的形式引用了 《老子》中的两段话 （即 “天下之至柔，驰

骋乎天下之至坚。又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

也枯槁”），但这两段话都不 在 郭 店 简 本 中。韩 平 子 即 韩 宣 子 之 子 韩 须 （须 被 误 为

顷，称韩顷），② 曾仕于晋定公 （前５１１—前４７５年在位）。叔向是春秋后期人，曾仕

于晋平公 （前５５７—前５３２年在位）。韩平子请教叔向时，叔向说他已８０岁，这说

明他的生平跨度很大。叔向与孔子大体上生活于同一时期，他引用老子的话，说明

《老子》一书确实出现得很早，同时，春秋时期的叔向也不可能去引用 《老子》在战

国时期逐渐增益的章节。这证明 《老子》最初不可能只有１６００多字，五千言左右的

《老子》当时应基本具备，后 来 附 加 上 的 是 非 常 有 限 的。此 外，老 聃 与 老 子 实 为 一

人，《庄子》十分明确地以 “老子曰”、“老聃曰”的形式引用 《老子》一书中的话是

非常有力的证据。除此之外，《韩非子》中也有以 “老子曰”、“老聃之言”的方式引

用老子的话。这些引用都不是以 “书名”出现，但作为老子或老聃所说的话，应出

自韩非子当时所看到的 《老子》一书。尚未公布的北大西汉简 《老子》第一次出现

了以 《老子上 经》和 《老 子 下 经》命 名 《老 子》一 书 的 情 况，这 也 证 明 了 老 子 与

《老子》一书的统一性。在出土文献中，先后有四种 《老子》抄本被发现这一事实，

表明老子思想从东周到秦汉具有广泛影响。

除 《老子》之外，《太一生水》、《恒先》、《凡物流形》和 《黄帝四经》等新文献

的年代问题要分开说。其中 《太一生水》、《恒先》和 《凡物流形》的年代较早，《黄

帝四经》则晚一些。《太一生水》属于郭店简，它和简本 《老子》丙组抄写在同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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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郭沂：《从郭店楚简 〈老子〉看老子其人其书》，《哲学研究》１９９８年第７期。
参见向宗鲁：《说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第２４５页。



度的简上，它的年代下限与简本 《老子》一致，但它的上限比老子早的可能性很小。

它很有可能出自老子的弟子关尹子 （尹喜）之手。① 这一文本受到老子思想的影响，

如它在老子重视的 “一”和 “水”的概念影响之下，别出心裁地把老子的 “一”变

为 “太一”，以 “水”为宇宙生成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它提出的 “天道贵弱”思想

也应受到了老子柔弱不争思想的影响 （简本 《老子》中有 “弱者道之用”的命题）。

按照整理者的判断，上博简 《恒先》和 《凡物流形》的年代，② 同郭店简大体上处

于同一个时期。据此，我们可以说 《太一生水》、《恒先》和 《凡物流形》的年代接

近，它们非常可能像李学勤所说的是属于 “老庄之间”的老子后学的作品。③ 在帛

书 《黄帝四经》的复杂讨论中，笔者倾向于唐兰的主张，④ 把它看成是战国时期黄

老学的作品，是战国中期之后秦帝国之前道家的继承者以道家为基础，结合法家以

及儒墨等思想而创作出来的。它大体上同 《庄子》、《管子》、《鹖冠子》一样，可以

说是处于早期道家发展的第三个阶段。⑤ 再往后就是 《韩非子》 （《解老》和 《喻

老》）等。如果把上述的文献排列起来，其先后关系大体上是简本 《老子》→ 《太

一生水》、《恒先》、《凡物流形》→ 《庄子》、《管子》、《黄帝四经·道原》、《鹖冠子》

→ 《韩非子·解老》等，这些文献都处于中国的东周时期。这意味着蕴含其中的自然

哲学或自然宇宙观也就属于这一时期，它标志着 “三代”宗教世界观的革命性转变。

在人类早期以神话、宗教、科学和哲学等洞察、解释宇宙创生和起源的不同方

式中，大体言之，越往前追溯神话和宗教的思维方式就越浓厚，科学和哲学的方式

就越薄弱。正 因 如 此，才 会 有 后 来 人 类 历 史 的 重 大 转 变 时 刻，或 雅 斯 贝 斯 所 说 的

“轴心时代”的到来。就目前我们已经掌握的文献来看，殷周时期的宇宙观主要是宗

教性的，神话式的解释比较稀少，哲学上的解释就更为罕见。虽说历史演进不是单

线性的，但从主线上说，从 “三代”宗教世界观到东周的哲学世界观的转变确实发

生了。在东周兴起的诸子学中，道家对宇宙和万物的根源、产生具有强烈的好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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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李学勤：《荆门郭店楚简所见关尹遗说》，《中国文物报》１９９８年４月２９日。
整理者依据上博简的文字 （楚国文字）特征，依据对竹简样品的测量和中国科学院上

海原子核研究所用超灵敏小型回旋加速器质谱仪的测定 （竹简距今时间为２２５７±６５
年），推断上博简是楚国郢 （前２７８）以前贵族墓中的随葬物。参见朱渊清：《马承源先

生谈上博简》，朱渊清、廖名春编：《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上海：上海书店出版

社，２００２年，第３页；马承源：《前言：战国楚竹书的发现保护和整理》，《上海博物馆

藏战国楚竹书》（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２页。
参见李学勤：《孔孟之间与老庄之间》，王中江编：《中国哲学的转化与范式———纪念张

岱年先生九十五诞辰暨中国文化 综 合 创 新 学 术 研 讨 会 文 集》，郑 州：中 州 古 籍 出 版 社，

２００６年，第４９４—４９５页。
参见唐兰：《马王堆出土 〈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的研究》，《考古学报》１９７５年第１期。
有关 《鹖冠子》一书的年 代，参 见 戴 卡 琳： 《解 读 〈鹖 冠 子〉———从 论 辩 学 的 角 度》，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１５—３９页。



和浓厚的兴趣，它是宇宙这 部 “天 书”最 热 心 的 窥 视 者 和 “宇 宙 之 谜”的 解 读 者，

因此，它也成为中国自然哲学和形而上学的最初奠定者。① “三代”大传统的 “帝”

和 “天”被老子及其道家设立的 “道”和 “一”所取代，后者成了中国古代早期自

然宇宙观的主要符号。经过一个前后相承又分化的发展，道家以此为中心建立起了

中国古代早期自然宇宙观的体系。传世本 《老子》第２５章作为非常著名的一章已出

现在简本中，它直接证明了老子把自然性的 “道”作为宇宙的本根。在老子自然哲

学的影响下，《太一生水》、《恒先》和 《凡物流形》分别以 “太一”、“恒先”、“一”

为万物的根源建立起了不同的自然宇宙观。帛书 《黄帝四经》中的 《道原》等篇以

“道”作为 万 物 的 本 体，特 别 是 将 “一”同 “道”明 确 结 合 起 来，以 “一”来 论

“道”。《庄子》一书发展了老子的 “道”的观念，特别是提出了 “气化”的自然观。
《管子》“四篇”对 “道”和 “德”的解释、《韩非子·解老》把 “道”和 “理”结合

起来，同样也发展了道家的自然宇宙观。

二、宇宙的开端、状态和生成过程

对哲学与科学的过去和现在作一比较就会发现，现代科学对宇宙起源的解释越

来越具有主导性，而现代哲学对宇宙起源的解释则越来越力不从心。但在古代，哲

学对宇宙起源的解释则更具有效力。有趣的是，在现代科学的宇宙观与古代哲学的

宇宙观之间寻找类似的做法又十分迷人。董光璧列举出的现代新道家人物大都是来

自物理学共同体，其中的卡普拉 （Ｆ．Ｃａｐｒａ）更以一种系统的方式在近代物理学与

东方神秘主义之间寻找相似性。② 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当然要小心谨慎，但要说这

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可比性恐怕也是一种独断。道家先哲们坚信宇宙和万物确实有一

个 “开端”，他们将它称之为 “道”、“一”、“太一”或 “恒先”等。对他们来说，宇

宙的开端同时也就是生成宇宙的 “母体”。按照 《庄子》和 《墨经》中的时空观，时

间和空间都具有无限性。道家想象的宇宙开端和原初状态，一方面非常久远，另一

方面又是一个最初的 “开始”。

哲学上一般有所谓 “时间上的在先”和 “逻辑上的在先”的二分法。宇宙生成

论的 “在先”主要是指一种时间先后意义上的在先。古代道家与现代科学都设想宇

宙有一个最初的开端 （初始状态），现代科学把这个开端称之为 “奇点”，道家对这

一开端则有许多想象和描述，并以此出发去推想出宇宙的生成过程，提出了一些不

同的宇宙生成模式。我们在出土文献中看到了四种模式，即 《凡物流形》的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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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系辞传》和 《荀子》的自然哲学可能是受到了道家的影响。
参见董光璧：《当代新道家》，北京：华夏出版社，１９９１年；卡普拉：《物理学之 “道”：
近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朱润生译，北京：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两→叁→母→结”、《恒先》的 “恒先→域→气→有→始→往”、《太一生水》的 “太

一←→水←→天←→地→神明→阴阳→四时→冷热→湿燥→岁”和 《黄帝四经·观》

的 “一→天地→阴阳→四时→刚柔→万物”。关于传世文献记载的模式，我们可以列

举出 《老子》的 “道→一→二→三→万物”、《文子·九守》的 “一→天地→四时→
阴阳→人虫→刚柔→万物”和 《鹖冠子·环流》的 “一→气→意→图→名→形→事

→约→时→物”等。对道家这些不同的宇宙生成模式，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分

析和比较。

就宇宙生成的开端来说，不同的模式使用的概念并不一样。这些概念一是 “道”，

二是 “一”，三是 “太一”，四是 “恒先”等。对此，我们想知道的是，在道家内部何

故会使用这些不同的词汇，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出土的三篇佚文 《凡物流形》、《太

一生水》和 《恒先》没有以 “道”表示宇宙的开端，而是分别使用了 “一”、“太一”

和 “恒先”，这可能是想与老子区别开。事实上，这三篇文献都主要不以 “道”这一

概念立论，《恒先》中只有一处 “天道既载”的 “天道”观念；《凡物流形》虽然使用

了 “道”，但主要以 “一”推论。传世的相关文献更多地用 “太一”作为宇宙的开端

可能也有这方面的考虑。但是，道家内部使用的作为宇宙开端的这些词汇彼此又是

兼容的。老子用来指称本原 的 概 念 主 要 是 “道”，但 同 时 他 也 使 用 了 “天 得 一”的

“一”。在老子之后，一方面 “道”仍是道家的最高概念，另一方面 “一”也得到了

引申并产生了合成词 “太 一”，它 们 既 是 说 明 “道”的 词 汇，又 与 “道”具 有 类 似

性，被用来指称宇 宙 的 根 源。前 者 如 《黄 帝 四 经·道 原》说 的 “一 者 其 号 也”和

《黄帝四经·成 法》说 的 “一 者，道 其 本 也”，后 者 如 《凡 物 流 形》等 用 的 “一”。
《太一生水》中的 “太一”，一种观点认为它是指 “北辰之神”，① 其实是先有哲学上

的 “一”，然后构造出了 “太一”，② 神话 （“星宫”）意义上的 “太一神”是借用了

哲学上的 “太一”。据传世文献中的大量用例，道家的 “一”和 “太一”完全可以说

是 “道”。《恒先》中虽然没有用 “道”，而是以 “恒先”为宇宙的开端和本原，但它

与 “道”的同格性可以通过 《黄帝四经·道原》说的 “恒先”得到说明。《道原》的主

旨是 “探究道”，它在描述 “道”的开端时用了 “恒先”。“恒”和 “先”都是时间概

念，“恒先”之 “先”不是一般的 “先”，而是 “久远之先”、“最初之先”。

不管是 “道”还是 “一”、“太一”和 “恒先”，道家都是用它们去指称宇宙的根

源和原初状态。它作为道家自然宇宙观的特征，我们首先想到是简本 《老子》甲组

的 “有状混成，先 天 地 生，寂 寥，独 立 不 改，可 以 为 天 下 母。未 知 其 名，字 之 曰

道”。这里是说 “道”，也是说宇宙开端的 “状态”。通行本 《老子》一书中的常道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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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李学勤：《〈太一生水〉的数术解释》，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１７辑，北

京：三联书店，１９９９年，第２９７—３００页。
参见钱宝琮：《太一考》，《燕京学报》１９３２年第１２期。



可 “言说”（第１章）、“道之为物，惟恍惟惚”（第２１章）、“道常无名朴”（第３２
章）、“道隐无名”（第４１章）等，都是老子对宇宙开端之 “道”和原初状态的描述。

在这一方面，《恒先》和 《黄帝四经·道原》都发展了 《老子》。《恒先》说这个最初

是 “无有”，是 “朴”、“静”和 “虚”，而且是 “太朴”、“太静”和 “太虚”。“太”

是程度最高，即 “至”，“太朴”、 “太静”和 “太虚”也就是 “至朴”、 “至静”和

“至虚”。这与 《恒先》下文对宇宙原初状态的说明是一致的：“未有天地，未有作、

行、出、生，虚静为一，若寂寂梦梦，静同而未或明，未或滋生。”据此，宇宙原初

状态更被认为是久远的 “恒常状态”。 《黄帝四经·道原》想象的宇宙原初状态是：
“恒先之初，迥同太虚。虚同为一，恒一而止。湿湿梦梦，未有明晦。神微周盈，精

静不熙”。这里强调了 “恒先之初”的 “太虚”，混而不分和不明的 “一”等。道家

对宇宙开端和原初状态的许 多 描 述，从 它 不 是 任 何 具 体 事 物 来 说 它 是 无 名、无 形、

无象、太虚、混沌，但从它蕴藏了一切可能和潜能来说它又是最大的实有。但我们

想进一步知道的是，宇宙的生生者和原初状态的实质是什么。“道”、“一”、“太一”

和 “恒先”等都非常抽象，尽管老子也有隐喻 “玄牝”和 “谷神”。道家没有像古希

腊自然哲学家那样将它拟之为水、火，① 也没有拟之为 “五行”中的 “金”或 “土”

等。当然，它也不是古希腊哲学家说的 “原子”。道家虽常用否定性的 “无”去说明

原初性的本原，但正如 大 家 所 知，道 家 的 “无”不 是 “纯 粹 的 空 无”，而 是 最 高 的

“实有”。从老子的 “万物负阴而抱阳”、庄子的 “通天下一气”、《管子》的 “精气”、
《列子》的 “太初者，气之始也”和汉代的 “元气”，还有 《恒先》说的 “恒气”，我

们也许可以 从 “气”的 角 度 去 思 考 这 一 “实 有”。只 是 道 家 文 本 没 有 直 接 说 它 是

“气”，这是需要我们注意的。

就不同生成模式所描述的生成层次而言，有的模式中所说的事物比较抽象，我

们不容易判断它们所指称的东西究竟是什么，比如 《老子》、《凡物流形》和 《恒先》

的生成模式。 《老 子》的 “道 生 一、一 生 二、二 生 三，三 生 万 物”中 的 “二”和

“三”的 “实质”是什么，《淮南子·天文训》是迄今看到的对它的一个最早的哲学

上的解释：“道 （曰规）始于一，一而不生，故分而为阴阳，阴阳合和而万物生。故

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照 《淮南子》的解释， “二”是 “阴阳”，三是

“阴阴合和”。《恒先》模式说的 “或作。有或焉有气，有气焉有有，有有焉有始，有

始焉有往者”，简化后即 “或→气→有→始→往”。在这五个阶段中，除了 “气”这

一实质性材料是明确的，其他的都比较抽象，特别是 “或”和 “有”。前者或被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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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关古希腊的自然观，参见柯林伍德： 《自然的观念》，吴国盛等译，北京：华夏出版

社，１９９９年，第３１—９９页。印度的早期哲学也有将宇宙的本原归之于 “水”的倾向。
参见巫白慧：《印度哲学———吠陀经探义和奥义书解析》，北京：东方出版社，２０００年，
第１０３—１０５、１５９—１６２页。



读为 “或”，认为它可能是界于 “道”和 “气”之间的 “有”，① 或被读为 “域”，认

为它是指 “宇”或 “空间”。② 后者 “有”字还没有恰当的解释，笔者倾向于将之解

释为有形之大者 “天地”。“始”和 “往”可能是指天地产生的万物及它们的变化和

循环运动。《凡物流形》说的 “一生两，两生叁，叁生母，母成结”生成模式，直观

上同 《老 子》的 模 式 最 为 类 似，都 是 三 字 一 句，一 层 生 出 另 一 层 （Ｘ生 Ｙ）。但

“两”、“叁”、 “母”和 “结”的说法同样是较抽象的。它的 “两”和 “叁”也许同

《老子》的 “二”和 “三”有类似之处，但难以确认是否是不同的 “气”。与这些模

式有所不同，另一部分是以比较 “具体”的事物指称前一层的生者和后一层的被生

者。这一类主要有 《太一生水》的 “太一←→水←→天←→地→神明→阴阳→四时

→冷热→湿燥→岁”、《黄帝四经·观》的 “一 （囷）→天地→阴阳→四时→刚柔→
万物”和 《文子·九守》的 “一→天地→四时→阴阳→人虫→刚柔→万物”等。与

前面的模式相比，这三个模式 中 的 生 成 关 系 从 第 二 层 开 始，基 本 上 都 是 从 “具 体”

的自然事物产生出 “具体”的自然事物。古人可能想抽出在世界中起枢纽作用的自

然事物并将它们序列化，认为宇宙的生成是从一种基本的自然事物中产生出次一种

基本的自然事物，但哪些事物具有枢杻作用是不容易确定的。另外，如果说越 “纯

朴”未分化的事物越具有生成性 （犹如原木可以造出不同的器具一样），越具体的事

物就越不容易衍生出它物 （如椅子不容易变成桌子）。不管如何，如果以上两种类型

中前者可以称之为 “抽象性的生成模式”，那么后者则可以称之为 “具象性的生成模

式”。按照道家的自然宇宙观，宇宙是从本原开始一步步 “生成”、 “变成”和 “变

现”出来的，这不是 “创世论”，也不是外力推动论。如果把道家的宇宙生成和变成

整体上看成是 “从混沌到清晰”、“从简单到复杂”、“从一到多”的过程，那么它既

是重要事物依次出现最后达到完备的过程，也是从混沌之一不断分化一直到万物产

生的过程。 《老子》和 《凡物 流 形》都 用 “生”这 一 概 念 来 描 述 宇 宙 的 产 生 过 程。
《太一生水》先是用 “成”描述了宇宙的 “变成”过程，然后又用 “生”逆向描述了

次一层是被高一层产生出来的。“生”的本义是草木从土地中长出来，并引申为事物

的产生和人类的生育之 “生”。道家从生命现象和自然现象的产生，推想整个宇宙和

万物也是从 “母体”中产生出来的。“生”的概念奠定了世界有机性的基础。“成”有

变成、变为、变出的意思，相比于主动性很强的 “生出”、“产出”来，它又表现了事

物无声息地自在 “转变”和 “转化”的情形。《恒先》除了说 “或作”外，其他的都

是用 “焉有”。“作”、“有”可解释为 “出现”、“产生”，也是生成和变现的意思。由于

道家排除了造物主，排除用超自然的力量解释自然，宇宙和万物的生成动力就只能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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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李零的 《恒先》释文注释，参见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 （三），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 ，第２８８页。
参见李学勤：《楚简 〈恒先〉首章释义》，《中国哲学史》２００３年第３期；王中江：《〈恒
先〉的宇宙观及人间观的构造》，《文史哲》２００８年第２期。



结为道或太一本身，归结为每一层次的生成者自身。《恒先》用恒先的 “自厌不自忍”

来说明，《庄子》整体上将之归结为宇宙 “咸其自己”的 “自生”和 “自化”。

三、万物的 “物性”如何可能

整体而论，道家的自然宇宙观既是生成论，同时又是本体论 （类似于张岱年所

说的 “本根论”），这两者在道家那里是浑然共存的，① 试图单挑其一来概括道家的

自然宇宙观不足为凭。同生成论不同，本体论侧重于从逻辑和理路上设立一个最高

的根据和本质，以此来解释和说明万物的所以然及其特质。由于 “德”的概念在道

家思想中非常显赫，以至于道家也被称之为 “道德者”，因此我们在探讨道家对万物

所以然的解释中，一般多从 “道”与 “德”的关系上着眼去把握本根与具体事物之

间的关系。但是，这只是道家这种思维构造的一个方面。道家用道解释事物的本性

及其功能的方式，更表现为 “道”与 “物”、“朴”与 “器”、“一”与 “多”的关系。

在此，我们尝试利用出土文献，并 结 合 传 世 文 本 以 完 整 地 认 识 道 家 是 如 何 在 “道”

与 “物”、“道”与 “器”、“一”与 “多”、“道”与 “德”的诸关系中去解释事物的

内面性及其活力的。

确实，同儒家主要关注人的 “心性”明显不同，道家关注的首先是万物的 “本

性”，并建立了一种广义的物性论。问题是，按照道家的思维，“物性”是如何获得

的。一种常见的说法是，事物之德是 “道”的下降和具体落实，但对于 “道”如何

下降和落实则没有作出解释。② 按照现代宇宙演化论，自然和万物 （包括生物）都

是在无限时间长河中演变出来的。据此而言，事物的本性则是在演化过程中获得的。

道家是否具有类似意义上的演化论则是一个问题，虽然庄子具有浓厚的气化思想，

虽然胡适也认为庄子早就具有了进化的观念。从道家的生成论来说，万物生成的同

时按说也就自然而然地获得了它们各自的本性和能力，但道家不是在生成过程中去

对其加以说明的。

如上所述，道家从 “道”与 “物”、“朴”与 “器”、“一”与 “多”等关系中去

解释事物各自不同的本性，即在这些关系中用 “道”、“朴”、“一”直接去说明物性、

器具和事物的多样性。从老子说的 “朴散而为器” （第２８章）、③ “譬道之在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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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本体论和本根论，参 见 张 岱 年： 《中 国 哲 学 大 纲》，北 京：中 国 社 会 科 学 出 版 社，

１９８２年，第６—２４页。
参见陈鼓应：《老庄新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１３—１４页；罗安宪：
《虚静与逍遥———道家心性论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９１—９２页。
有关老子的道器说，参见池田知久：《〈老子〉的 “道器论”———基于马王堆汉墓帛书

本》，《池田知久简帛研 究 论 集》，曹 峰 译，北 京：中 华 书 局，２００６年，第１５—３０页。
《文子·精诚》中有 “道散而为德”的说法。



犹川谷之于江海”（第３２章）、“大道氾兮其可左右”（第３４章），从 《庄子·天道》

中的 “夫道，于大不终，于小不遗，故万物备”和 《知北游》中的 “道” “无所不

在”等等，我们可以看到，道家将不同的物性和器具，看成是 “道”“散开”和 “分

在”的结果。在 《老子》中，还没有用 “得”去明确界定事物之 “德”的例子。老

子用的 “得”只是说一些事物从普遍的 “一”那里获得了不同的性征和性状，这就

是 《老子》第３９章说的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

得一以生，侯得一以为天下正。”一般认为，这里的 “得一”也就是 “得道”。说不

同的事物各自 “得一”而不同，既是说不同的事物得到了 “一”的不同 “部分”，即

得到了 “道”的不同方面。但用 “得一”更能反映出普遍的、统一的 “一”与事物

的多、事物的多样性的关系。

在上博简 《凡物流形》中，我们看到了既用 “有一”也用 “得之”解释事物的

不同说法，但没有以 “得”为 “德”的说法，帛书 《黄帝四经·道原》类似。《凡物

流形》追问了 “天地”之中的许多自然之物，属于天上的如日月、雷电、霆、风雨

等，属于地上的如水火、草木、禽兽、土、民人、百姓、鬼神等。它一连串提出了

四十多个问题，如 “凡物流形，奚得而成？流形成体，奚得而不死”、 “民人流形，

奚得而生？流形成体，奚失而死”、“草木奚得而生？禽兽奚得而鸣”，等等。《凡物

流形》提出的不少问题，现在我们一般都能从科学上加以解释，但它则是以 “有一”

和 “得之”来解释。如，宇宙和天下何以有不同的万物，它的解释是有 “一”就会

有天下的一切，没有 “一”就没有天下的一切：“是故有一，天下亡不有；亡一，天

下亦亡一有。”又如，对于何以有具体的草木之生命和禽兽之鸣，它认为这是由于这

些事物 “得之”于 “一”和 “道”的作用：“草木得之以生，禽兽得之以鸣。”这一

解释正好同对它提出的 “草木奚得而生？禽兽奚得而鸣”这一问题相对应。在帛书

《黄帝四经·道原》中，我们看到的 “道”与 “物”的关系，不管是 “道”与具体自

然之物如鸟兽鱼、四时日月、星辰云气等的关系，还是 “道”与广义的万物、百事

的关系，它都是以 “得”和 “得之”来说明：“一度不变，能适蚑蛲。鸟得而飞，鱼

得而游，兽得而走。万物得之以生，百事得之以成。”

在这一方面，两个传世文本的资料也非常典型，其中之一是 《庄子·大宗师》

论述 “道物”关系时说的 “夫道有情有信……豨韦氏得之，以挈天地……”。对 于

《庄子》的这段话，通常我们注意的主要是它描述 “道”的超越性方面。但是，“道”

的根本性作用恰恰又是通过它为各种事物赋予不同的特性和能力来体现的。 《大宗

师》列举的是众多事物中对人类来说显要的部分。这些事物之所以能够如此，都是

由于它们从 “道”那里得到了各自的能力 （“得之”）。另一个是 《韩非子·解老》

在解释 “道”与 “物”、“道”与 “理”的关系时说的。韩非以 “道”为 “万物之所

然”、“万物之所成”的根据，认为 “万物各异理”，“道”则是所有不同之理的总汇。

他列举了有形之大者的天地和其中的人类等许多事物来论证万物为什么不同：“天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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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以高，地得之以藏……”。韩非用的词语也是 “得之”，他的说法与庄子非常类似。

以上道家言说 “物 性”和 性 状 都 没 有 用 到 “德”名，都 不 是 以 “道”与 “德”

相对而论，而是采用了 “道”与 “物”、“朴”与 “器”、“一”与 “多”等关系形式，

我们不能将这些关系 形 式 都 简 单 地 还 原 为 “道”与 “德”的 关 系。在 《老 子》中，

有不少地方是将 “道”与 “德”对举，如 “孔德之容，惟道之从”（第２１章）、“故

从事于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第２３章）、“失道而后德”（第３８章）、“道

生之，德畜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第５１章）等。但在这些说法中，并

没有事物的 “德”是 “得”之于 “道”的表述。在道家中，以事物的 “德”为得于

“道”的表现，《管子·心术上》的说法比较典型：“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

故德者得也。得也者，谓其所得以然也。”只是，按照道家的思考，“德”不仅具有

事物从 “道”那里获得各自的性状和性能的意义，它还被赋予了 “畜养”和 “化育”

万物的角色，用 《老子》的话说就是 “道生之，德畜之”（王弼本，第５１章）。徐复

观将 “畜”解释为 “蓄 积”，可 能 不 确 切。① 这 里 的 “畜”是 《诗·小 雅·我 行 其

野》中说的 “尔不我畜，覆我邦家”之 “畜”的用法，意为 “养育”。它同 《老子》

第３４章描述 “大 道”的 根 本 作 用 说 的 “衣 养 万 物 而 不 为 主”中 的 “衣 养”类 似。
“畜”作为 “养育”的意思，还可以从以下的用法得到求证，如 《管子·心术上》说

的 “化育万物之谓德”的 “化育”、《文子·道德》说的 “物生者，道也；长者，德

也”的 “长者”、“畜之养之，遂之长之，兼利无择，与天地合，此之谓德”、“夫道

德者，所以相生养也，所以相畜长也……”等。如果说 “道”是最高的养护者，那

么 “德”就是具有辅助角色 （类似于保姆）的养育者，即万物要生存和发展，“德”

起着畜养、促成的作用。但这种作用不限于事物自身内部，它也广泛地发生在事物

之间，即每一种事物在生存过程中对其他事物都有取予。《说文解字》释 “德”说的

“外得于人，内得于己”是限于人，但道家之 “得”的 “德”则是万物的得于内、得

于外，它是内外兼得，这就是 “德”化育万物的意义。

总体而论，道家假定了 “道”的无限可能性，即假定了 “道”潜存着所有可能

的东西，否则就无法理 解 最 高 程 度 的 “一”和 “统 一”如 何 能 够 “分 化”为 众 多，

它又如何能够表现在各不相同的事物中。《淮南子·诠言训》为这种解释提供了某种

线索，它认为万物同出于 “一”其 “所为”不同，因而形成了各不相同的 “分物”：
“同出于一，所为各异，有鸟、有鱼、有兽，谓之分物。”宋明理学家用 “理一分殊”

来解释一理与分理的关系，这是韩非的 “总理”（道）与 “分理”这种关系的延长。

道家的 “道”与 “物”、“朴”与 “器”、“道”与 “德”、“一”与 “多”的关系，不

只是总规律和总法则与一类事物的规律和法则的关系，它同时又是无限的潜能、材

料与具体事物的能力、材料的关系。这样，万物从 “道”那里获得的可能就既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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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理 （“分理”）又是不同的能和材料 （“气质”）。借用柏拉图的 “分有”的说

法，万物之所以有不同，是因为它们 “分有”了 “道”的不同可能。这里的分有没

有柏拉图说的 “现象”不实和虚幻的成分，也不是只分有理念和形式，同时它也是

分得了质和能。不同于基督教神学的 “道成肉身”，道家的 “道”是散在万物、分在

万物，它是 “道成物身”、“道成一切身”；不同于斯宾诺莎的神在自然中的 “泛神

论”，道家的思路是 “道”在自然中的 “泛道论”。这是道家的万物既内在又超越的

思想，是道家的理想与现实的圆融理论。

四、“道”的 “弱作用力”与万物的 “自发性”

万物如何产生及其性状与万物如何存在是两个不同的问题。相对而言，万物生

成之后就进入到了与生成之前不同的一个自身如何生存和活动的新阶段，犹如在自

然生育中动物生出之后与生出之前是两个不同的阶段那样。以上我们讨论道家如何

在 “道”与 “物”、“朴”与 “器”、“一”与 “多”、“道”与 “德”等关系中解释万

物的不同本质、多样性时，已经涉及到万物如何存在即 “德”畜养和化育万物的问

题，下面我们再回到 “道”与 “万物”的关系上，看一看道家是如何思考宇宙和万

物的合理秩序的。在道家那里，这是 “道”如何面对和对待它创生的万物与相应于

此万物如何活动的问题。对此，道家提出的基本架构是 “道”的 “无为”和万物的

“自然”。不言而喻，“无为”和 “自然”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对概念，学术界对两者

已有很多研究，也提出了一些看法。在此，笔者想从 “弱作用力”和 “自发性”的

角度对两者加以重新审视。

首先我们要确认的是，在 《老子》那里，“无为”是否是 “道”的属性，或者它

是不是 “道”的活动方式。在 《老子》中，“无为”用于圣王的地方非常多，但用于

“道”的地方则很少，在通行本中只有两例，一是第３７章的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一是第４８章的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无无为，无为 而 无 不 为”。

但前一例帛书甲乙本均作 “道 恒 无 名”，北 大 汉 简 本 相 同；后 一 例 帛 书 甲 乙 本 有 关

“无为”的文字均残缺。由此产生的问题不仅是高明断定传世本的 “无为而无不为”

是后人加入的，① 而且是 “无 为”可 能 没 有 被 直 接 用 于 “道”。如 果 真 是 这 样，说

“道”是 “无为”的这一前提本身就有问题，何谈如何解释。但郭店简本 《老子》乙

组确有 “无为而无不为”的说法，相当于通行本第３７章的甲组中也有 “道无为”的

思想：“道恒无为也，侯王能守之，而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将镇之以无名之朴。

夫亦将知足，知足以静，万物将自定。”据此，“无为”确实被用于 “道”，也就是说

“道”是 “无为”的。通 行 本 还 有 “而 无 不 为”四 字。后 面 的 “无 不 为”，意 思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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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采取无为的活动方式可以达到结果上的最大值。第４８章的 “无为而无不为”

不能说是后人加上的，因为相当于通行本第４８章的郭店 《老子》乙组说：“为学者

日益，为道者日损。损之又损，以于无为也。无为而无不为。”依据这里的说法，从

事 “道”就是要做到 “无为”，做到了无为就能无不为。在这里，“无为”也是根源

之 “道”的机能。在 《庄子》引用 《老子》的许多话中就有这句话：“故曰：‘为道

者日损，损之又损之，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也。’”（《庄子·知北游》）这确

实表明 “无为而无不为”的说法不是后人附益的，它原本是 《老子》中的话。

老子的思想被 《吕氏春秋·不二》篇概括为 “贵柔”（“老聃贵柔”），老子也以

“柔弱”合称，特别注重柔和弱的作用，其他还有清静、不争、无名、朴等。这些概

念都可以说是从不同侧面表现 “无为”，它们都是作为 “恒德”的 “道”对宇宙和万

物起作用的方式，特别是其中的柔和弱。通行本第４０章有两句非常重要的话，即

“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郭店简本 《老子》甲组中这两句话作： “反也者，道

动；弱也者，道之用也”。这是老子直接以 “弱”为 “道”的机能和作用的例证。从

柔弱来理解 “无为”，我们可以说， “道”对待它创生的万物行施的是柔和、柔软、

轻微的弱作用力，它不是无所作为、无所事事的消极主义，更不是完全对立的 “强

行”、“强制”和 “强权”。道家万物存在论的中心是本根性力量 （“道”、“一”）通

过 “无为”的弱作用力活动，使 万 物 能 够 以 自 身 的 内 在 性 和 内 驱 力 来 生 存 和 活 动，

并以此形成宇宙和万物的整体和谐秩序。

作为老子 “柔弱”的 “无为”之 “道”，它在道家后世的分化中被广为传承，是

最能够反映道家 思 想 特 征 的 核 心 观 念。如 《黄 帝 四 经·道 原》把 “无 为”看 成 是

“道”的根本，说 “虚其舍也，无为其素也，和其用也”。“素”的意思是根本，犹如

《淮南子·诠言训》说的 “无为者，道之体也”。在 《太一生水》中，我们看到了一

个新颖的论题——— “天道贵弱”。这一说法不见于其他文献，是迄今我们看到的惟一

一处，我们很容易联想到老子的 “贵柔”。老子破天荒地断言柔和、柔软、雌弱、弱

势比直观上的刚强更具有实质性的力量和作用，难怪 《吕氏春秋·不二》篇把他的

思想概括为 “贵柔”（“老聃贵柔”）。老子的 “贵柔”同 《太一生水》的 “天道贵

弱”可以相互说明。按照这一论题，自然之 “道”尊尚的是 “弱势”功能，它也同

前面说的 “道”的 “无为”有一种 “弱作用力”的契合。在 “天道贵弱”这一语句

之后，《太一生水》还有 “削成者以益也，伐于强，责于□□□□□□□”的文字。
“责于”之 后 残 缺，李 零 估 计 有 七 个 字，他 尝 试 补 为 “责 于 ｛□，□于 弱，□于

□｝”，并解释说：“即所伐所责者为强者、盛者或众者，所助所益者为弱者、劣者

或寡者，意思正好 相 反”。① 据 上 文 “伐 于 强”和 老 子 以 “柔 弱”对 “刚 强”的 思

维，下文残缺处我们进一步可补为 “责于 ｛刚，□于弱，□于柔｝”。既然对刚强而

·９７·

出土文献与先秦自然宇宙观重审

① 参见李零：《郭店简楚校读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３２—３３页。



言的 “伐”、“责”都是否定性的，那么对 “柔”和 “弱”的作用就应是肯定性的，

这正是 “天道贵弱”论题的主旨。根本之 “道”在宇宙中以 “无为”和 “柔弱”的

机能发挥作用，目的是为了让万物都能够按照它们的内在本性而自行存在和活动。

按照上述老子的思考，“道”创生了万物，为万物赋予了 “德性”和能力，但它从不

控制、垄断、占有万物，即 “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第５１章）。这里的

说法被梁启超和罗素赞叹不已。① 类似的还有 《老子》第３４章说的 “万物恃之以生

而不辞，功成而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

大”。为了使万物能够按照各自的德性和能力变化和发展，“道”作万物的根源和最

高统一体对万物起着类似于监护者、引导者和慈善家的角色 （“善贷且成”），它以

无限包容的玄德 （“知常容，容乃公”）对待万物，奉行 “损有余而补不足”和 “天

道无亲，惟德是辅”的公正无私精神。

接下来的问题是万物如何存在和活动。道家的自然宇宙观同时包含着宇宙和万

物如何存在 和 活 动 的 思 考，笔 者 用 “自 发 性 秩 序”来 概 括 它。② 相 对 于 “道”的

“无为”、“柔弱”作用，万物的活动方式是 “自然”。这里的 “自然”说的是万物的

“自发性”活动和状态，它同我们现在一般作为 “ｎａｔｕｒｅ”译语的 “自然”一词有很

大的差别。③ 老子 “道法自然”这一著名论题的确切意思，是说 “道遵循万物的自

然”，即在积极意义上让万物 “自行其是”。由于在这句话中 “自然”之前没有定语，

又由于 “道”的根本性，一般把这一论题解释为 “道的本性是自然”。这是非常不恰

当的，我们需要改变这种看法。郭店简本 《老子》丙组中的 “是以能辅万物之自然

而弗敢为”这句话，直接印证了 “自然”说的是 “万物”的存在和活动方式。④ 郭

店简本甲组说：“道恒亡名，朴虽微，天地弗敢臣，侯王如能守之，万物将自宾。天

地相合也，以逾甘露。民莫之令天 〈而〉自均焉。”（通行本属第３２章）依据其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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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参见梁启超：《老子哲学》， 《梁启超全 集》，北 京：北 京 出 版 社，１９９９年，第３１１６—

３１１９页；罗素：《中国问题》，秦悦译，上海：学林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１４６—１５４页。
笔者使用的 “自发性”没 有 消 极 的 意 义，它 具 有 哈 耶 克 （Ｈａｙｅｋ）的 “自 发 秩 序”即

“自生自发秩序”（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　ｏｒｄｅｒ）、“自我生成的秩序”（ｓｅｌｆ－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ｎｇ　ｏｒｄｅｒ）以

及 “自我组织的秩序”（ｓｅｌｆ－ｏｒｇａｎｉｚｉｎｇ　ｏｒｄｅｒ）中的积极性，而且不限于人类社会和事

务中。有关哈耶克的 “自发秩序”概念，参见邓正来：《自由与秩序———哈耶克社会理

论的研究》，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２３６—２９４页。有关道家 “万物的自

发性”，参见池田知久： 《道家思想的新研究———以 〈庄子〉为中心》 （下），第５２７—

５９８页。
有关西方的 “自然 （ｎａｔｕｒｅ）”概念，参见拉夫乔依 （Ａｒｔｈｕｒ　Ｏ．Ｌｏｖｅｊｏｙ）：《自然的一

些涵义》，彭刚译，吴国盛主编： 《自 然 哲 学》第２辑，北 京：中 国 社 会 科 学 出 版 社，

１９９６年，第５６７—５８０页。
有关这一问题，参见王中江：《道与事物的自然：老子 “道法自然”实义考论》，《哲学

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８期。



“万物将自宾”，还有上引郭店简本甲组中的 “万物将自化”、“万物将自定”，可以进

一步证明老子的 “自然”如同 “自化”和 “自定”，确实是用于说明 “万物”如何活

动，而不是用来说明 “道”如何活动。《黄帝四经·道法》说的 “物自为名”和 “物

自为正”、《道原》说的 “万物自定”，同样说的是 “万物的自发性”活动方式。上博

简 《恒先》用一个更为抽象的词汇 “自为”来指称天下万物的自发性活动：“举天下

之为也，无舍也，无与也，而能自为也”。相对于 “无舍”、“无与”的 “自为”，“自

为”的意思是自己活动、自己行动。《恒先》中还有 “气”是 “自生”、“自作”的说

法。“自生”类似于 “自定”、“自化”，“自作”类似于 “自为”。

把道家用来说明万物 “自发性活动”的一系列词汇集中起来，就会有一幅令人

惊讶的概念图像：自然、自化、自事、自命、自定、自清、自朴、自宾、自生、自

均、自壮、自试、自成、自施、自正、自为、自作，等等。这些以 “自×”构词方

式构成的合成词，促使我们认识到，道家是多么热衷于从自发性上去看待万物的存

在和活动。对道家来说，相应于道的无为和柔弱作用，万物的自发性是发自于万物

自身的活动，是万物合乎自身欲求的多样性表现。在宇宙中，“道”除了让事物都能

够满足它们自己、实现它们自己外，它还有什么更高的奢求；相应地，事物分别满

足了自己，满足了它们的本性，它们还有什么不足。两者都乐享其成，这就是和谐

的宇宙秩序。

五、自然的连续性：从宇宙到人间

谈论中国哲 学 的 整 体 有 机 主 义、连 续 性、关 联 思 维、自 然 与 人 合 一 的 特 性，①

需要在其广泛的思想体系内部认识到这些东西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自然与人合一

而论，不仅儒家不同于道家，而且就是它们各自内部彼此差异也很大。在道家 中，

除了庄子的 “天人合一”，还有老子和黄老学的 “天人合一”，但我们对后两者讨论

较少。《黄帝四经》激发了我们对黄老学这一道家分支的新认识。今人受 《汉书·艺

文志》的影响，往往将道家和黄老学看成是实用的 “道术” （统治术）。② 事实上，

在从宇宙的自然根源中寻求最高根据方面，黄老学与庄子学派又有类似性。只是由

于两者在如何看待个人和社会上差别很大，它们的 “天人合一”也各有不同。前者

主张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化和人为化以彻底实现天人合一，后者则是通过规范和制

度，让社会政治和大众的生活完全按照源于自然秩序的法则运行。黄老学欲建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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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葛瑞汉：《阴阳与关联思维的本质》，艾兰等主编：《中国古代思维模式与阴阳五行

说探源》，南京：江苏古籍 出 版 社，１９９８年，第１—５７页；杜 维 明： 《存 有 的 连 续 性：
中国人的自然观》，《世界哲学》２００４年第１期。
参见张舜徽：《周秦道论发微》，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第３０２—３０３页。



个庞大而有活力和效率的秩序的社会政治志向，正是在自然宇宙体系和秩序之下展

开的，这是 “推天道以明人事”这种自然整体性和连续性宇宙观的一种表现。出土

文献为我们带来的材料主要与第二种自然理性有关，特别是 《黄帝四经》向我们证

明黄老学是又一种将自然、宇宙与人间和社会政治贯通起来的政治哲学类型，这就

是为什么我们在这里也要论及它的缘故。

黄老学将自然宇宙与人间社会贯通起来的逻辑，是在两个相对的方位上展开的，

一个是承接着 “道”和 “一”的 统 治 者 这 一 方 与 自 然 的 连 续，一 个 是 属 于 “万 物”

之一的社会大众 （即百姓）这一方与自然的连续。这两种连续既是自然连续的不同

方面，又是自然活动的不同方式，但在整体结构中，它们是自然秩序在人类社会中

的延长，是人类社会与自然宇宙保持的统一性、彼此高度协同和相互呼应。就第一

个方面而论，老子认为 “无为”是君王统治的最高原理，用无为就能达到最简要而

又最有效的治理。“无为”本来是根本之 “道”的活动方式，老子认为这种方式完全

适用于人类社会。“侯王能守之，而万物将自化”，说的就是自然之 “道”为圣王立

法。黄老学继承了老子的圣王之无为根源于 “道无为”这一自然与人间相连续的逻

辑，将 “无为”视之为 “道”的 “根本”，认为君王的统治就是效法 “道”的无为这

种根源性的活动方式： “形恒自定，是我愈静；事恒自施，是我无为。” （《黄帝四

经·顺道》）这里的 “我”如 同 《老 子》中 的 手 法 是 以 第 一 人 称 的 口 吻 称 呼 君 王。

但是单凭 “无为”这一原理是 无 法 具 体 治 理 的，为 了 使 治 理 具 有 普 遍 的 可 操 作 性，

黄老学把法家注重的 “法”引入到道家的 “治道”中，并为之赋予了 “道”的根据，

把老子的自然与人类相连续的逻辑进一步扩大为人类的法律与自然法即 “道法”的

连续。

原则上，老子不是法律和制度的否定者，它反对的只是烦苛的法令。不过，制

度和法律基本上是处在老子的视野之外，他提供的是统治的原理而没有提供可操作

的制度设计。黄老学为道家引入了制度方面的法律规范，又将这种制度建立在自然

之 “道”和 “一”的基础之上。这种意义上的 “道”可称为 “自然法”，① 人间的法

律是它的延伸。黄老 学 把 道 家 之 “道”与 法 家 之 法 结 合 起 来 创 造 出 的 新 概 念 “道

法”，更直接地表示了这种意义。这一概念也出现在 《黄帝四经》的 篇 名——— 《道

法》中。这一篇中说的 “道生法”把 “法”看成是 “道”的产物。这里的法是人间

的法律，它是由整个宇宙的秩序和法则 （“道法”）产生的。正如史华兹所指出的：

“当 《黄帝四经》声称 ‘道’产生了 ‘法’的时候，‘法’这个词似乎指的就是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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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关中国的自然法，参见胡适：《中国传统中的自然法》，《中国的文艺复兴》，邹小站

等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１９８—２２５页；高道蕴： 《中国早期的法治思

想？》，高道蕴等编：《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
年，第２１２—２５４页。



既支配着自然界、也支配着 人 类 文 明 世 界 的 全 部 ‘自 然 过 程’，后 者 已 经 被 ‘自 然

化’了。”① 但 “道”不可能直接产生出人间法律，设计人间法的是最高的治理者。

按照 《道法》说的 “故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 （也），法立而弗敢废也”， “法”是

“执道者”制作的，但他立法的依据是 “道”或 “道法”。《管子·法法》说的 “宪律

制度必法道”清楚印证了这一逻辑。“道法”能够保证宇宙和万物秩序，是因为它的

高度统一性和普遍适用性，如同 《韩非子》说的 “道法万全”那样。

黄老学用 “一”这一概念很好地表达该意思，但我们对这一概念关注不够。按

照道家的思维，在宇宙中，“道”用 “道法”去治理众多是以一治多，相应地，在人

间社会中，君主是用来源于 “道”的法律之一去治理百姓之多。老子的 “执一”或

“执道”是 “执无 为”，它 还 没 有 体 现 到 法 律 制 度 上。到 了 黄 老 学，君 主 “执 一”、

“执道”是 “执无为”，更是执 法 律 之 “一”。因 为 通 过 掌 握 和 运 用 统 一 和 普 遍 的 法

律，君主就能够做到 “无为”。反过来说，正是为了奉行 “无为”的原理，君王就要

运用法律之一来统治。《黄帝四经·道原》有一段话说：“不为治劝，不为乱懈。广

大，弗务及也；深微，弗索得也。夫为一而不化，得道之本；握少以知多；得事之

要；操正以正奇，前知 大 古，后 ［能］精 明。抱 道 执 度，天 下 可 一 也。观 之 大 古，

周其所以；索之未无，得之所以。”② 在这里， “为一”与 “道之本”、 “抱道执度”

与 “天下可一”的 对 应 非 常 清 楚。道 家 一 直 排 斥 强 作 用 力 的 “有 为”政 治，坚 持

“为无为”的弱作用力， “道”的 “朴”、 “柔 弱”都 能 为 君 王 立 法。 《恒 先》肯 定

“强”是 “大作”，其所说的 “冥 蒙 不 自 若”，当 是 以 谦 虚 的 姿 态 处 其 “强”和 “大

作”。在 《恒先》看来，合理的、正当的 “作”和 “为”，是遵守法则和常道的行动：

“［举］天下之作也，无忤恒，无非其所。“无忤恒”的意思是 “不违背恒常之道”。

老子有 “不失其所者久”（《老子》第３３章）的说法，“不失其所”就是不要失去所

据以存在的 “道”。

相应于从 “道”“无为”到 “君主” “无为”、从 “道法”到人间法的自然连续

性，黄老学的自然连续性的另一方面是从万物的 “自然” （道家的用语）到人类的

“自然”的自然相连续。对老子来说，百姓作为万物之一，其存在和活动方式是同万

物的存在和活动方式 高 度 一 致 的。按 照 上 述，万 物 的 “自 然”以 “道”的 “无 为”

为前提，同理，百姓的 “自然”也要以圣人效法 “道”的 “无为”为前提。反过来

说，在宇宙中，“道”遵循的是万物的自然，在人类社会中，君王遵循的是百姓的自

然。黄老学从老子的这一思想中引申出了 “因”（“静因之道”、“因循”）的概念。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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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华兹：《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程钢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２５７页。
这段话的句读，从整理者到各种 注 释 本 都 把 “为 一 而 不 化”单 独 断 为 一 句，这 是 不 正

确的。观察全段话，前后句子对仗和对偶非常明显，义理也相互呼应。“为一而不化”，
实应与下句断为一句。



此，君王遵循百姓的 “自然”也就变成了 “因循”百姓的 “自然”。郭店简本 《老子》

丙组中的 “成事遂功，而百姓曰我自然也”，通行本说的 “希言自然”，指称的都是作

为万物之一的百姓的活动，它与君王的 “无为”相对应。郭店简本 《老子》甲组说：

“是以圣人之言曰：我无事，而民自富；我亡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

欲不欲，而民自朴。”无事与自富、无为与自化、好静与自正、欲不欲与自朴等一一

对应，前者是君主效法 “道”的行为方式，后者是相应于此的民众的活动方式。

万物按照自身的本性存在和活动，同样作为万物之一的百姓也是按照 “道”为

其赋予的 “性能”而活动。老子的 “物性论”具体到人类身上就是人性论，它指的

是人类存在和活动的驱动力，是百姓 “自然”和自行其是的内在根据。然而，老子

没有明确指出促使民众 “自然”、“自化”、“自朴”的人性是什么。黄老学把人类的

自然 “物性”具体化为 “人情”，认为 “趋利避害”、“好生恶死”是人情的实质。黄

老学还用一个更抽象的概念 “自为”（“为自己的利益”）来概括人性，认为为自己

考虑 （“自为”）是人类的实情，相信人类整体上是一种 “利益的动物”。黄老学从

不认为人的这种自然性情是恶的，它也从不要求去改变人的这种性情。相反，它坚

持认为，人的这种性情是人的 行 为 的 内 驱 力，统 治 者 要 建 立 真 正 的 社 会 政 治 秩 序，

他要做的就是遵循和因循人的这种性情，使其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据此，黄老学

将人的 “人情 （性）”单一化了。事实上，人不是只考虑物质利益的存在，它也追

求精神生活，追求伦理和道德价值。从前者说，它同亚当·斯密 《国富论》中 “经

济人”的概念有类似的地方，但从后者说，它则缺乏亚当·斯密 《道德情操论》中

具有同情心的 “道德人”概念。按照黄老学的逻辑，法律的惩罚和奖赏之所以有效，

就是因为它同人类追求自身利益的自然性情相一致。法律的 “一”之所以能够治御

百姓和民众的多，就是因为这种 “一”把握住了众多百姓共同的自然的东西。 《庄

子·天下》篇认为彭蒙、田骈、慎到的思想旨趣是 “齐万物以为首”。所谓 “齐 万

物”即 “一同”万物，是说万物具有 “自然的统一性”，可以被 “整齐划一”。具体

到人类，黄老学的 “齐一”不是抹去人类个体上的差异，宁可说它恰恰是在人类的

“不一”中，在人类的 “千差 万 别”中 发 现 了 其 自 然 性 情 上 的 “齐 一 性”和 “统 一

性”，发现其都可以通过 “一”来衡量和规范。正如 《吕氏春秋·不二》所说：“能

齐万不同，愚智工拙皆尽力竭能，如出乎一穴。”

黄老学没有改变人类差异的愿望，不期望愚蠢者变得有智慧，它想到的是人类

都按照自己齐一的自然性情和各自的能力去活动。由此，老子说的统治者要遵循百

姓的 “自然”，就变成了统治者用 “法律”去因循人的自然性情。说起来，道家确实

具有 “反智”的倾向，但问题是它反对什么样的智。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它主

张统治者不要用个人的智慧和魅力去进行 “有为”的统治，他应该做的事，是因循

人民大众的性情和愿望，遵循法律进行统治。史华兹解释说：“据此，就可以清楚地

理解慎到为什么要 ‘嘲笑贤人’及否定 ‘贤人’。他的社会秩序将不会依赖易于出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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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个人道德判断或情感，而是依赖属于文明化秩序的 ‘法’， ‘法’自身就是 ‘道’

的体现。”① 老子和黄老学的真正想法是，“道法”之所以有效，恰恰是因为它合乎

人类的自然性情。最有效的统治应建立在统一的法律制度之上，而不应建立在个人

有限的智能和魅力之上。

六、结　　语

由于出土简帛提供了重要的相关文献，因此结合传世文献重新认识古代中国的

自然宇宙观的起源和基本形态不仅变得可能，而且迫切需要。我们在对 《老子》（包

括郭店简本）、《太一生水》、《恒先》、《凡物流形》、《三德》和 《黄帝四经·道原》

等文本的年代大致判定的基础上，进而论证了古代中国的自然宇宙观在早期道家，

即古代中国的早期就诞生了。作为宇宙生成论，它既描述了宇宙的原初状态，也提

供了丰富多彩的宇宙生成模 式；它 对 万 物 本 性 及 何 以 如 此 多 样 的 解 释，是 在 “道”

与 “物”、“朴”与 “器”、 “一”与 “多”和 “道”与 “德”等诸种关系中展开的，
“道”与 “德”的关系只是其中之一；它以道 “无为”和万物 “自然”这一思维架构

来说明宇宙和万物的良好秩 序，可 以 从 “道”的 “弱 作 用 力”和 万 物 的 “自 然 性”

这一侧面加以重新把握；它以宇宙秩序来建立人间秩序的圣人 “无为”和百姓 “自

然”观念，由于引入了 “一”、“法律”、“人情”等观念而导出了一种非常成熟的政

治哲学。凡此种种，不仅充分说明了中国自然宇宙观的兴起，而且也表明它还是一

套有着内在系统理路的自然宇宙观及人间观。

〔责任编辑：莫　斌　责任编审：柯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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